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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影神》组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用形、影、神三者的对话表达

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多种生命价值观。 陶渊明通过对形、影、神的思辨，
以“神辨自然”的方式找寻人生价值与生命归宿，更用自我实践的自然生活方式表达对生命的

尊重与思考，体现了魏晋时期生命思想的高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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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形影神现、追问人生、形影所累、神释
自然

汉魏以来，天下多变、朝不保夕，文人名士们多
饮酒食丹，行为放任，个性飞扬。 那悲歌慷慨的建安
风骨、梗概多气的正始之音，无不彰显着面对死亡时
个人意识的觉醒。 在动荡之下，许多人的生命稍纵
即逝，人生的乐章被迫中断，在死亡的拷问面前，凡
花只一现便归入沉寂，而一些伟大的人格经过它的
洗礼，却迸发出宝贵的生命价值和伟大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的《形影神》正是其时精神的杰出代表。

《形影神》是三首富于哲理的组诗，约作于晋义
熙九年（公元 ４１３ 年），那年陶渊明四十九岁。 陶渊明
自四十一岁辞官之后，躬耕田园，远离世俗，他的家几
经迁徙，始终与庐山遥遥相望。 当时的庐山是南方传
播佛教的中心，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大力宣扬净土
宗教义，其言论及思想影响至深。 法师本人博学笃
厚，崇拜者众多，后与陶渊明并称的“浔阳三隐”之周
续之、刘遗民都先后加入东林的莲社，陶渊明虽也与
慧远有交，却因理念不同始终婉拒慧远的一再邀请。
元兴三年（公元 ４０４ 年），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
“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 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
异形” ［１］， “形尽神不灭”说由此诞生；义熙八年（公
元 ４１２ 年），慧远又立佛影，作《万佛影铭》：“廓矣大
象，理玄无名。 体神入化，落影离形” ［１］，一时之间，
“形尽而神不灭”论传播甚远，陶渊明有感于慧远之
论，作《形影神》三首，通过形影神三者的对话与思辨，

表达了他独特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序中写道：“贵贱贤愚，

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
辨自然以释之。 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２］ 三首组
诗依次为：《形赠影》、《影答形》、《神释》。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道家
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从道家哲学中
《文子·下德》的“太上养神，其次养形” ［２］到《淮南
子·原道训》中提到的“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
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４］，
再如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
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
形神离则死” ［５］，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 陶渊
明对形神的认识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
他的诗前小序中已有说明：陶渊明认为世间之人，无
论贫富智愚，都在拼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
的事，所以他极力陈述“形” 和“影” 的苦恼，而以
“神”来辨明自然，为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
然”二字，以立其人生之根本，彰显了自己的人生
观。

二、提壶把盏、诗酒自娱、忘却荣辱、精神
自由

《形赠影》一首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
自然之永恒，不如在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
全性命， 那便是“得酒莫苟辞” ［２］。

魏晋时期，饮酒作乐的生活方式多已有之，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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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们对酒当歌的人生态度仿佛给了陶渊明一个良
好的启发———

“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６］

“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
阮籍无日不兴。” ［７］

“伶尝乘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

之，谓曰：‘死变埋我。’” ［８］

就连陶渊明自己也一生耽于酒———
“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五柳先生传》） ［２］

“平生不止酒， 止酒情无喜。” （《止

酒》） ［２］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
之七） ［２］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
之十四） ［２］

对平庸之人而言，“得酒莫苟辞”是他们抵抗大
自然无言威压的途径。 在天下多变，朝不保夕的时
代，多数文人把酒当做精神的安慰剂、身体的止痛
药、苦难的庇护所，无不凄怀酸楚，不能言状。 酒弱
化了他们生命的感受力，促使他们忘却尘世烦忧，但
若“滋味不绝”，沉溺自醉无法自拔，又何以藉酒弥
补生命有限之憾呢？

“形”之所累本为生命之有限，人为求长生而饮
酒忘忧，可酒醒之后呢？ 或长醉其中呢？ 此种“滋
味不绝”之举并不能怡情养生，反而有损健康，于养
生无益。 任真自我的嵇康虽好酒成性但也曾正色告
诫饮酒之害：“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
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 ［７］ 真正的饮酒之乐应是：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
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
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７］

所以，嵇康之好酒、刘伶之痛饮，渊明之嗜酒，并
非一味地排遣幽愤之情，而是对生命情趣的真实体
悟，这些对人生、对社会依然具有美好愿景的知识分
子，他们的饮酒是 “酒中念幽人” ［７］、 “寄心在知
己” ［７］的雅饮，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得到了释放，美
好的愿景在自然中得到了满足。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曾言，陶渊明的饮酒是
“寄酒为迹” ［９］。 陶渊明饮酒不仅仅是为了忘却尘
世烦忧，更是为了寄托心意，为了渐近自然。

在陶渊明的家族里，外祖父孟嘉的纵饮放达对他
的影响颇深。 陶渊明在为外祖父做的传中曾记载：
“（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
傍若无人。 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
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
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

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２］

孟嘉的性情深深地烙印在陶渊明的身上，陶渊
明用躬耕田园的方式实践着外祖父旷达处世的哲
学，在庐山侧、柴桑间，他“植杖而耘” ［２］，忙时泽近
山林，闲时游于山水，清酒一杯，轻歌一曲，幽人高士
之情于沉醉自然中恣意流淌，好不畅快自然！

正如嵇康所言：“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
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 ［７］ 当人自
然而然地被大自然所吸引感动，投身于大自然之中，
人生理想境界得到了提升，疏离酒色便是自然之举。
当他们融入自然之中，借酒的魅力焕发出形神相合
的生命力量，其身与物游，其神与道契。 就像陶渊明
一样，他秫酒是务，以酒悟道，饮酒帮助他派遣胸中
苦闷，逃离险恶时局，超越污浊俗世，人生的悲情在
酒醉中悄然释放，美好的理想在田园中得到安放，他
以一种悠闲舒适的态度生活着，他忘却了荣辱，跨越
了生死，人生的苦酒被他酿成了芳醇，于自然中散发
出自由的姿态。

三、仁恕之心、善以待人、不慕荣利、真善
可行

《影答形》一首主张立善而留名，希望通过扬名
后世达到精神上的长生以期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
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
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
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立善之说的提出，若独立来看，本是好的，但
“影”所推崇的立善却是为了留名。 个人若求名不
得便会转而饮酒作乐，而此时的饮酒作乐又因未能
忘怀功名荣辱而成借酒浇愁，循环往复形成难以挣
脱的怪圈：当个体认识到形体终将泯灭后，开始追求
名利，为求名而立善；若立善不为人知，无法得名，开
始饮酒行乐，陷入更大的苦恼。

“影”主张的立善，源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若
陶渊明仍在青年时期，他也会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也
会受儒家思潮的影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２］，只是在经历了多变的时局之后，中年的陶渊明
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对立善能留名提出了质
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

应，何事空立言。”（《饮酒》之二） ［２］

“疑 报 德 之 若 兹， 惧 斯 言 之 虚 陈。”
（《感士不遇赋》） ［２］

陶渊明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５］的说教表示怀
疑。 早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满疑惑地写下这么
一段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
可谓善人者，非耶？ 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
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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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卒早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５］所谓行善即
有福报，或能留名于世，在渊明眼里仍不过是“惜生”的
方式，而渊明认为，人若能坦然面对生死，不以求名来
行善，才是立善真正的价值。

萧统《陶渊明传》中曾载陶渊明任彭泽县令前
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其中说道：“执事者闻之，以
为彭泽令。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 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
劳。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９］ “此亦人子也，可
善遇之。” ［９］此可谓渊明之九字家训，寥寥数字，却
发自肺腑，可谓赤诚之语。

陶渊明命儿子善待仆人，这是超越等级偏见的
仁恕之心，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门阀制
度森严的东晋，出生于世家大族的陶渊明，对待家中
奴仆，毫无阶级之分，这才是真善之举，是生命真正
的平等关爱。

在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他躬耕田园，自给自足，
“衣食当须己，力耕不欺吾” ［２］，本为士大夫阶层的
他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投身到辛勤的劳作中。 陶渊
明勤勤恳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２］， 虽然
成果欠佳，“草盛豆苗稀” ［２］，但他依然自得其乐，
于田园生活里愈发地亲近自然，与老农为伍，与清风
为伴，心地愈发的纯净自然，不慕荣利，真实善良。

四、于生于死、廓然无碍、纵浪大化、一任
自然

“形”求长生而欲饮，“影”为留名而立善，其弊
端全在于“营营惜生”，在于个体对生命有限的不
甘，对名誉、财富的不舍。 以饮酒长生或以立善留名
是“形”和“影”面临死亡时做出的生存选择，这也是
魏晋时期众多文人聊以自慰的方式，而陶渊明在
《神释》中明确表明他拒绝这样的生存方式。

《神释》一首破除了“形”之沉缅醉乡以忘忧长
生之论，质疑了“影”之立善以留名后世的谬说，而
以“神释自然” ［２］提出应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
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
便可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渊
薮，庄子早就说过：“不知悦生，不知恶死。” ［１０］，“夫
大块载我以形，老我为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１０］

庄子的等生死观使得陶渊明认识到生死的自
然———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 （《读山

海经》之八） ［２］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

能独免？”（《与子俨等疏》） ［２］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

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 ［２］

陶渊明不相信个体生命会永世长存，也不认为
肉体的长生能超越生命，个体生命绝无轮回不尽之
理。 纵观汉魏以来，动荡之下人们面对生死的抉择，
无论是儒家之立善扬名、建功立业以求留名后世；还
是道教之炼丹之术以求延年益寿、个体长生；或是佛
家之以彼岸世界为人之灵魂之栖所，三者同惑：何以
越生死之限？ 何以得永生之法？ 三者同求：永久地
留存自我，个人不朽。

如果沾滞于个人的生死得失，无论乱世、盛世，莫
不悲哀惶恐。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
为人” ［２］，陶渊明深切体验到了生命的虚无，生命既不
能通过立德立功或成圣成贤而不朽，也不能靠饮酒作
乐恣意妄为而强化个体的感受，人如自然界之生物，
由生到死、由有归无，若寻不得人生价值的最终根基，
那么，人生归宿就只能是幻化且归于空无了。

何谓幻化？ 《列子·周穆王篇》曰：“穷数达变，
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
深，固难穷难终。 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
灭。 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 吾与汝
亦幻也，奚须学哉？” ［１１］

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思考过人生归宿的问题———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

田居》之四） ［２］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
之八） ［２］

幻化与空无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并不可惧，他正
是认识到形影之幻灭必不可免，才更坦然面对人生
空无的最终结局，“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
日月遂过。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 人生实难，死如之
何？” ［２］人人都贪恋生命，留恋功名，陶渊明却无所
畏惧，毋宁说陶渊明不畏死，倒不如说他不畏惧生
命。 生命的可贵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生命的始终却
是个人无法掌控的，何时生、何时死、都以自然为旨，
而找寻生命真正的价值，才是尊重生命、超越生死的
唯一途径，于是，陶渊明从尘世回到了田园，他选择
了弃官归田。

弃官归田是陶渊明返回自然的直接形式，也是
他“纵浪大化” ［２］的现实写照，这是诗人“质性自
然” ［２］的本性选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

去来兮辞》） ［２］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同

上） ［２］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

田居》其一） ［２］

（下转第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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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主的跟
前，爱是唯一的荣光。”除了爱情方面，生活中寻常
的情绪也被新月诗人敏锐的察觉，陈家梦的作品
《一朵野花》，正是通过借由在荒原上绽放的野花，
来抒发独特的少年情怀，既充满幻想又带有淡淡的
哀愁。 新月诗人的创造力使得他们的作品在新诗的
情感表现和意境上，达到新的深度。

新月派诗人尝试融合古今中外的浪漫主义手
法，使用拟人、比喻、象征等大量的写作手法和色彩
词、拟声词等特殊词汇丰富了诗歌的写作手法，给新
诗营造了一种宛如天边新月的意境：充满了朦胧、清
丽和淡淡的哀愁。 像新月派代表人物闻一多的《南
海之神》和徐志摩的《婴儿》都是新诗中杰出的作
品。 而新月诗派对诗歌意境的传承和重视也像他们

期望的一样：“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怀抱未来
的圆满”。 新月之美，美在意境。 在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新月诗派的诗歌犹如天边的一弯新月，优雅清
丽虽并不久远，但却足以肇事满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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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田园，即使“乞食”也无怨无悔，这是陶渊

明“正宜委任去” ［２］的实践，他以归隐田园的方式回
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去“形”之累、解“影”之苦。
形影之苦累为个体之生命有限，人人莫不忧自身，只
观自我，于生死无限惶恐，“举目情凄洏” ［２］或“念
之五情热” ［２］，而日月山川之变幻岂是个人身躯能
超越的？ 若能超脱对生命有限的不甘、摒弃对荣辱
得失的执迷，将形影之悲苦从凡念中解脱出来，从虚
妄的追求长生、追求立名中升华出来，喜也好，惧也
罢，不如融入宇宙大化之中，纵身于自然山川，与天
地共沐精神，与造化和同一体，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
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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